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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

家常话

两情相悦

亲爱的母亲：

儿为了无产阶级及中华民族的解

放，终身献于革命事业。家中事务难能

分身照顾，一切负〔付〕托家兄照看。玉

凤、玉根，请多加教育，培养成人，供

〔贡〕献社会。其母亲应耐心学习，等时

局好转应慢慢走入社会工作。家母亲

要多加保养，强健身体，一切事情应负

〔付〕与年轻者来管理，不可操劳过度，

损害健康。对邻居要和睦，对劳动者应

各方从宽，以济贫困。

敬祝

你的健康

男序书

这封家书写于 1940 年 6 月，作者
是时任八路军第 129 师新编 8旅 22 团
政治委员史钦琛。在率部参加鲁西北
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时，史钦琛
给母亲写了这封信。然而没过多久，

1940年 6月 25日，史钦琛战死沙场，时
年 27岁。

史钦琛的原名叫史序书，1913 年
出生于河北省成安县亦村。1934年在
北平读高中时，他改名为史钦琛。1935
年，史钦琛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加
入中国共产党。当侵略者的铁蹄在白
山黑水间肆意践踏时，他在北平各大学
之间奔走，积极发动和组织抗日运动。
那一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6 年 1月，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敌
人想要他供出领导学生运动的党组织
情况，虽然遭受到鞭抽、烙烧等酷刑折
磨，但他绝不屈服。后在党组织的营救
下，史钦琛出狱。在全民族抗战爆发
后，他辗转来到山东，参与组建了抗日
游击队，先后参加过俎店、富裕集、金郝
庄等地的作战。

1940年 6月，敌人对鲁西北抗日根
据地进行“扫荡”。或许预感到接下来

的战斗会非常残酷，随时都有牺牲的
可能，不能侍亲尽孝的史钦琛在信中
对家事进行了安排。由于身处作战前
线，他只能委托兄长照顾家中事务。
对于两个孩子——玉凤和玉根，他寄
予深切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受到良
好的教育，在长大成人后能够为社会
做出贡献。对于妻子，他劝告她要耐
心学习，等待时局好转后走向社会工
作。对于母亲，他用“多加保养，强健
身体”等进行劝导。

家书虽短，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史钦
琛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和抗战胜利的
坚定信念，还有对家庭的留恋不舍和对
亲人的思念之情。“对邻居要和睦，对劳
动者应各方从宽，以济贫困”等朴实话
语，充分展现了史钦琛对劳苦大众的同
情以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特别是“儿为了
无产阶级及中华民族的解放，终身献于

革命事业”这直抒胸臆的表达，凸显出
史钦琛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史钦琛动员
家人捐助物资支持抗战。在敌强我弱
的抗战前线，他身先士卒，率领指战员
与敌周旋。在莘县耿楼村的战斗中，史
钦琛身中数弹牺牲。战斗结束后，当地
的乡亲们将烈士的遗体安葬。一缕忠
魂埋在他乡，但史钦琛的革命精神却始
终照耀在岁月中。

品读这封“史钦琛致母书”，我们
似乎能够想象到，在艰难的抗战岁月
里，史钦琛利用作战的间歇，匆匆写
下这些质朴平实而又感情真挚的文
字，做好了随时为祖国和民族牺牲的
准备。

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史钦琛的
母亲再次捧读这封信，泪水止不住地留
下来，而这封信也成为她的精神支撑，
伴她度过余生。

“终身献于革命事业”
■孙 鹏 邵世翔

烽火家书

你归来的笑颜/是我置身

黑夜最明亮的光/那战机划过

的航迹/绵延成我们坚守的誓

言/印着繁星点点/一如我们的

思念

家庭秀

定格 日前，王珮伊跟

随妈妈来到南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迎接她的飞行

员爸爸王恒，见证爸爸凯旋的

飒爽英姿。在机场停机坪上，

王恒刚下飞机，一家三口紧紧

相拥。

裴 俊/文 魏金鑫/图

晚上，苏剑辉望着皎洁的月亮，想到
离开东极哨所、返回老家的妻子张丽娜，
思绪回到了十年前……
“到边疆去，到一线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作为学员队党龄最长的学
员，苏剑辉带头在党旗前进行宣誓：“坚
决服从组织分配！”那一年，苏剑辉成为
东极的一名戍边排长。

东极哨所位于祖国边防最东端，位置
偏，距离远。探亲休假时，苏剑辉认识了福
建南安老家的张丽娜，两人一见倾心。当
谈到两人的距离时，苏剑辉担心她会介意
太远，常常避开这个话题。回到单位后，苏
剑辉在微信里问张丽娜，“你知道东极吗？”
“这难不倒我！”紧接着，张丽娜发来

一连串关于东极的图文链接，“虽严寒偏
远，但壮美大气，我喜欢！”张丽娜的回答
让苏剑辉放心了。

苏剑辉把东极的风雪严冬描绘成浪
漫的童话世界。张丽娜一直记得他发来
的消息：“东极边关虽冷，但边防军人的
心是滚烫的，卫国戍边的心是坚定的。”
这样的男人值得托付终身，张丽娜坚定
了自己的想法，一段跨越三千多公里的
恋情通过电波传播开来。
“有位女孩来找你。”一天，连队文书

找到苏剑辉。他还没有缓过神来，张丽
娜已经站在面前。原来这里这么艰苦！
张丽娜强忍着眼泪，来了一个深深的拥
抱。由于不适应气候，来到东极后的张
丽娜突发高烧，在医院折腾到半夜，体温
才降下来。离开东极时，张丽娜叮嘱道：
“在边关，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2015年 10月，俩人在老家举办了婚
礼，张丽娜对苏剑辉说，“我支持你，但你
要保证平平安安”。

如今，苏剑辉已经是连长，每天忙着
值班、出勤、训练……家属来队的日子
里，虽然家属房到连队的距离不远，但
傍晚时张丽娜总会在营区到家属房的小
路上等苏剑辉回家。苏剑辉远远看到她
时便跑过去，紧紧牵住她的手。这条路
被张丽娜称为“牵手路”。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张丽娜在登
上返程的火车前，被苏剑辉深情地拥在怀
里。不知不觉间，张丽娜的脸上爬满了泪
痕，她轻声说道：“你爱边关，我爱你。”

边关冷月亦有情
■张裕怀 志 玉

五枚略带锈迹的功勋纪念章，浸染
了烽火岁月的痕迹。几张泛黄的老照
片，展示了老一代官兵永不褪色的青
春。在武警江西总队抚州支队组织的
“家风家训”展评中，宣传干事章宇拿出
了姥爷刘晶明当兵时拍摄的老式军装
照和获得的纪念章，“这是华北解放纪
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
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铁道兵团纪念章，都是我姥爷留下
的”。展评结束后，章宇向记者讲述了
更多他姥爷刘晶明的往事。

1947年，22岁的刘晶明在天津仁记
汽车工厂上班，学会了开汽车。就在这
一年，他被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抓了壮
丁，成为一名汽车驾驶员。1949 年 1
月，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官傅作义正式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
平的条件。在国民党军官兵接受和平
改编后，刘晶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后来，刘晶明成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铁道兵团某汽车连的汽车驾驶员。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这样一句话：
每一车物资都是人命换的。刘晶明所
在的铁道兵团第二师奉命进驻安东，抢
建安东鸭绿江便桥。作为一名技术娴
熟的汽车驾驶员，刘晶明担负了物资运
输的重要任务。白天敌机轮番轰炸，为
了及时修通炸毁的铁路，运输物资只能
在火力相对较弱的晚上进行。夜色如
墨，崎岖的山路上，一辆辆满载物资的
卡车缓缓前进。车灯不能打开，因为些
许的亮光可能会让整个队伍被狡猾的
敌机盯上。路面上的弹坑东一个、西一
个，稍不留神，卡车掉进去就很难爬出
来。章宇记得姥爷说过，为了防止卡车
掉入弹坑，战士们手臂上会扎白毛巾，
站在路两旁，无声地指挥着车辆前进。

1951年 6月，刘晶明调整到铁道兵
团直属桥梁团汽车连。第二年 4月，他
所在部队担负起高山至平康间的前进
抢修任务。情况紧急，除了夜间进行物
资运输，白天也要进行。那一天，刘晶明
驾驶的卡车突然出现故障。他下车检

查后，发现是卡车水箱被流弹打了一个
洞，用来降温的水全部流光。紧急修补
后，刘晶明跑向附近的小河装水。途中，
敌机呼啸而来，投下的一枚炸弹正中姥
爷的汽车，留在车上警戒的副驾驶员当
场牺牲。敌机轰炸完后，继续吞吐着火
舌，向地面猛烈地扫射。装水返回的姥
爷连忙寻找各种掩体进行隐藏，最后躲
进了一个桥洞才幸免于难。“小时候，我
常常听到姥爷哼唱一首歌，一遍接着一
遍唱，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
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
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章宇说，姥爷哼
唱完歌后总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1953年 7月 27日，《朝鲜停战协定》
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胜
利。那一年，刘晶明跟着部队回国。此
后，他先后参与了黎湛线铁路、鹰厦线
铁路建设。1957年，刘晶明复员回到地
方，他的军旅生涯结束。退伍后，刘晶
明从事铁路建设的物资运输工作。为
了确保物资每次安全地运输到建设一
线，汽车的日常维护极其重要。每天不

出车的时候，刘晶明就对汽车进行保
养。别人都下班了，他还在检修汽车，
等到检修完，天已经黑了。正因如此，
他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我出生的时候，姥爷已经退休

了，但忙了一辈子的他闲不住，开了一
个小小的免费自行车修理铺，扳手、钳
子、自制的加油壶，叮叮当当的。只要
有人需要修车，姥爷总是第一时间过
去维修。”章宇回忆道，有好几次家人
正吃着饭，突然门外响起了一声“刘司
机，我的自行车坏了，您帮忙修修吧，
我下午还有急事要用”。姥爷立马放
下手中的碗筷，钻进修车铺操持起他
的家伙。刚开始，因为维修技术不好，
很多刚被修完的自行车不久又送回来
返工。姥爷觉得挺不好意思，没事就
钻进修车铺里琢磨修自行车技术。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火车，不看

火车晚上就闹得睡不着觉，姥爷大半夜
抱着我去铁道边看火车，看到呼啸而过
的火车，我很快就睡着了。”章宇记忆中
的姥爷，经常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身
材偏瘦，背微微有些弯曲。他脸上布满

皱纹，精神却很好。只要自己能做的事
情，他绝不假手于人。他的衣服都是自
己来洗，常穿的那件蓝色工作服被洗得
泛白也舍不得丢弃。姥爷常说的一句
话是，衣服旧点、破点没关系，但一定要
干净整洁。

1984年，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并
入铁道部，退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
列。章宇听母亲讲过，那一年，姥爷特
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纪念章
拿出来，擦拭了一遍又一遍。

章宇向记者介绍，姥爷生前有一
个藏宝箱，里面装着他的“宝贝”，平时
都是用一把挂锁锁起来。姥爷去世
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有机会
打开它。藏宝箱里有一个用碎花布包
得严严实实的小包，里面装着的就是
纪念章和老照片。章宇说，他经常会
想，姥爷开着一个免费的修车铺，像老
黄牛一样，佝偻着背，埋头苦干，到底
是因为什么。等到他穿上军装，成为
一名军人，他明白了，那其中蕴含着一
位老兵的本色。

题图制作：孙 鑫

永不褪色的印记
■夏董财 龙 亮 本报记者 李诗鹤

爷爷当过民兵连长，打我记事，他
就是村长。从幼儿园回到家，我和弟弟
总好奇，怎么大人们还上课？奶奶摸摸
我们小哥俩的头，说这是党员会议。

在我家开会，是因为当时村里
穷，会议室条件跟不上。五六个人的
时候，进屋上炕，盘腿而坐；十多个
人的时候，炕、凳两坐；二三十人甚
至更多的时候，院子里席地而坐。会
议由爷爷主持，学习党的精神、商定
村里的大事小情。

一次会后，爷爷又留大伙儿在家吃
饭。“爷爷，大家都把饭吃了，那咱自
己吃什么呀？”我忍不住问爷爷。爷爷
笑而不语，跟奶奶一样，又摸我的头。

何止是几顿饭？爷爷能让的还有
自家的土地。那段时间的党员会议
很特别，每次开会时间都比较长，
而且隔三差五就开一次，议题只有
一个——修路。

老家山多，耕地都在山上。春播
时，肩扛手提，村民们还能受得了。可
每到秋收，丰收的喜悦里总要夹杂几许
人力搬运的苦涩。

修路得占地。地，那可是每家每户
最重要的生计。于是，爷爷挨家挨户跑
了很多天。家里主事人不在的，爷爷便
寻到地里、山上，也不要人家撂下活儿跟
他聊，而是上手卖力帮忙。耕地、锄草、
放羊，那些天，爷爷可谓是干了“百家
活”。精诚所至，自然也解了难事。有一
户实在困难，爷爷便自作主张，将我家的
地跟他家的做了交换。

后来，路修通了。村民们喜在眉
梢、暖在心田。

会开农用车后，我也无数次驾车行
驶在这条路上。绵延间，这条路好似透
着爷爷的气息。

我高三时入党。在爷爷的鼓励下，
刚上大一时我就当了兵，圆了军旅梦。

以前，村里谁家有要当兵走的，爷
爷都要上门道贺，嘱托几句。优抚补助
一发到村，爷爷总是第一时间落实到那
几户军人之家。这次，爷爷成为军属，
倒显得有些“不自在”了。陪我理发都
得盯着，生怕有个“三长两短”。帮我
准备生活日用品，这个能带、那个不能
拿，几经打听。距出发日期还有三天，
爷爷便带我去武装部附近住下来，生怕
耽搁。

走进军营，我是唯一的党员新
兵。下连后，我还担任了班长的入党
介绍人，在支部党员大会上读了推荐
信。兵龄与党龄的逆差使我深知，紧
要时刻对党员的考验，与兵龄无关，
与担当相连。

2014年 1月，我参加了中国首批赴
马里维和部队。在执行一次先遣任务
时，我们几个人的小分队驾驶的战车
遭遇突发事件。那一刻，我没有犹
豫。我用之前培训过的法语警戒语，
向对方表明了我方的身份、立场。僵
持好几分钟后，对方放下了枪、棍
棒，我们顺利离开。

维和遇危的事，我从没有对爷爷
说过。因为爷爷在遇到困难时，从来
没有退缩过，总是积极应对。一心为
公、勇于担当的爷爷，始终是我学习
的榜样。

我想对爷爷说：前半生，我是您的
影子；后半生，您是我的样子。

影子跟样子
■张 奇


